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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都知道一代文宗纪晓岚生在沧县
崔尔庄，但鲜为人知的是他在沧州大运河
边度过了欢乐的童年。

大运河沧州段在宋元时期称御河，明
代叫卫河，清朝以后称南运河，纪晓岚的笔
下仍把运河称卫河，清朝诗人李葆恂《沧
州》诗中“度帆楼下晚风徐，倦客重来系缆
初”，这里的度帆楼便是纪晓岚姥姥家的楼
阁。

运河沿上，纪晓岚小的时候，在运河
的桨声中，听外公外婆讲故事，临河羡鱼、
赏花，他把这些故事都写在《阅微草堂笔
记》里，“我家在沧州上河涯村有处庄园，
后来转手卖了，叫水名楼。庄园在运河涯

上，风光涟漪，帆船点点，千帆竞发，气象
万千。庄园有五间水明楼，可以俯瞰运河
的舟帆集散，十分壮观，沿岸柳绿花红，鸟
语花香”。水明楼和纪晓岚外祖父张雪峰
家的度帆楼都是登高远眺的好地方。

《阅微草堂笔记》还记录了这样一个
故事：有一天，几十个男女上了一条渡船，
缆绳已经解开，突然一个人奋力一拳把一
位老人击落在岸边的浅水中。老人的衣服
鞋子全湿了，他站起来刚要骂，船已扬帆
而去。当时卫河河水突然暴涨，汹涌澎湃。
此刻，一艘运粮船像一支离弦的箭顺流直
下，向渡船径直撞去。渡船被撞得粉碎，船
上几十个人全部被卷入波涛中。老人得以

幸存，合掌诵佛号。有人问老人到哪儿去，
老人说：“昨天听说我的一位堂弟得了人
家二十两银子，把童养媳卖出去做妾。因
为今天立字据，我急忙把自家的地押给别
人，换了二十两银子，要去赎人回来。”众
人说，“这一拳怕是神仙指使打的”。众人
急忙招呼渡船把老人送过河。

纪晓岚听姥姥说，沧州有个人逼迫寡
居的弟媳妇改嫁，并把俩侄女卖给妓院，乡
里人都激愤难平。有一天，这个人带着钱贩
卖绿豆，乘着大船去天津。傍晚船停泊在岸
边，他坐在船舷上洗脚。忽然河西岸有一艘
运盐船的缆绳断了，盐船突然横扫过来，两
舷相切，那人膝盖以下的骨肉被压得粉碎，

像被刀割断了一样。他惨叫了几天才死，疼
得鬼哭狼嚎。有人将此事报告张府，说：“这
人遭此大惨祸，真是件大怪事!”纪晓岚外
祖父慢慢地说：“这事不怪，我看他不落得
这个下场那倒是怪事呢。”

运河边这些教人行善的传说故事还有
很多，古运河承载了千年历史，孕育了无数
的人间悲欢离合故事，也为纪晓岚提供了
鲜活素材。

度帆楼下晚风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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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州铁钱
■王立成

旧州，今日沧州的前世旧地，位
于市区东南四十里外，是一座废弃已
久的古代城池。

古城历史悠久，古迹众多。在旧
州，地下埋藏虽从没有正式开展过大
规模一次性的整体考古发掘，但几次
小的零星发掘以及百姓日常生产生
活过程中的无意发现，所出土的文物
已经大为可观。怀着对古物的钟情，
跨进铁钱库展览馆的大门，目之所
及，铁钱成堆，状似小山，堪称巨物，触
之震撼。

铁钱，俗称大铁钱，比一般的铜
钱大。铁钱开始于西汉初期的铁“半
两”，是一种随着恶钱发展起来的货
币形态，可以分为官方发行的作为通
货的铁钱和民间私铸的铁钱，历朝历
代都曾或多或少地发行过，大致到了
北宋时期尤其是宋徽宗时期达到铁
钱使用的一个高峰期。

旧州铁钱通常指的是 1997年出
土的北钱库钱（现主要在旧州铁钱库
展览馆内）和南钱库钱（尚埋地下，地
面只露有一角）。据长期关注旧州铁
钱的本地学者介绍，旧州铁钱的集中
分布区除南北钱库这两个铁钱粘结
铁堆外，还有三个铁钱散落集中区。
这三个地方铁钱的分布虽不是成堆
地组成一个大铁疙瘩，而是三三两两
散布于各自的一片区域，但贵在数量

多且集中。
此言不虚，经过我们实地田野

考察发现，旧州城内的每一片土地
上都或多或少有着锈蚀后的铁钱
块，铁钱散布之广，数量之多让人
惊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旧州城
在 某 种 程 度 上 可 以 称 之 为“ 铁 钱
城”。当然无论是集中区还是零散
区的铁钱都是宋徽宗时铸造，间有
夹锡钱。目前，钱文清晰可辨者有

“崇宁”“大观”“政和”“宣和”等年
号。清代光绪《重修天津府志》在卷
三八《金石》中就有记载：“在旧州开
元寺北，地名铁钱库，多宋崇宁、大
观、政和、宣和年号，唯日久凝结一
处，不可复分。”

铁钱库尚未出土时，当地百姓俗
称“铁驴”，大概源自露出地面部分板
结成体形似驴背而得名。至今在民间
依然有关于“哥儿八个抬铁驴”的传
说：旧州城内有头大铁驴，深埋在地
下，要想挖出来非得亲哥儿八个才
行。有一家兄弟七人想试一试，便叫
上姐夫凑成哥儿八个。当挖出驴腿往
上抬时，有姐夫的一端略加倾斜，和
姐夫搭伙的老三一不小心叫了声“姐
夫使劲”，谁知已经抬出大半个身子
的铁驴立即陷入了地里，以后无论怎
么弄也弄不出来了。

传说虽是茶余饭后的无稽之谈，

但听来十分有趣，也可看作当地土著
居民对古城遗物的另类陈述，让失落
的文明有了浪漫的演绎。那么现实中
这些铁钱大规模集中在沧州旧城又是
为何？

争论随之而来，远没有传说来得
如此深入人心，目前主要有如下说
法：其一，赎辽费用说；其二，铸钱说；
其三，销毁说。令人遗憾的是，目前无
论何种论断都不能抓住历史的脉搏，
还原真实的过往。

真正的密码可能原本就在铁钱
本身。古代发行货币，金、银为贵，铜
为大众，铁则属贱金；当铜钱紧缺，
货币加紧之时，统治者就会铸造一
些铁钱；因是“劣币驱逐良币”，以次
充好，所以发行的铁钱向来不受民
众待见，称之为“恶钱”。《宋史》卷一
八〇《食货志·钱币》记载：“徽宗嗣
位，凤州通判马景夷言：‘……诸州钱
鉴鼓铸不已，岁月增多，以鼓铸无穷
之钱，而供流转有限之用，更数十年，
积滞一隅，暴如丘山，公私为害……
铁钱重滞，难以賫远，民间皆愿复用
铜钱。’”换言之，铁钱发行之时就被
大量闲置，“锡钱积之官，粪土耳”，
但坏事也能变好事，正因是如“粪土”
的无用之物千百年来方无人问津，才
能在沧海桑田的历史变幻中残存至
今。

每年夏、秋大忙到来之前，村里总会传来“叮叮当当”的打
铁声。支援春种秋收的打铁匠，像候鸟一样如期而至。

铁匠炉设在生产队敲钟上工的大槐树底下，或选在街头、
路口人员聚集处。先搭一个简易帐篷，支起洪炉、砧子、风箱，
摆放好大小锤子、长柄钳子等必备工具，地上再放一个用来淬
火的水桶。铁锤一响，附近村民陆续拎着农具、刀具围拢上来。

打铁可不是单独作战，需要两名到三四名铁匠师傅。一名
掌钳指挥，其他人抡大锤、拉风箱。每人腰系围裙，头戴草帽。
为防止火星灼伤脚面，鞋子上还蒙了一块皮子。

生火、加温、放料、开打。当炉火烧至1000℃左右，只见拉
风箱的伙计猛拉几下，伴随着“呼呼”蹿起的火苗，与伙伴们立
即抄锤弯腰，拉起架势；掌钳的师傅左手抽出锻件，右手小锤
在砧子上轻轻一点，“铛铛”，几柄十几斤重的大锤便有节奏地
响起来。师傅的小锤或猛打锻件，或轻敲砧边；伙计们的大锤
时由慢而快，由重而轻，错落有致。大家目光专注，心无旁骛，

“叮当……叮当……叮叮当”，一时火花四溅，锤声悠长，恰似
“金属”版“大珠小珠落玉盘”，如同上演一部美妙的乐章。

打铁是门技术活儿，既要看眼力，更得用气力。
锻件有长的、短的、方的、圆的、尖的、扁的，浸透了师傅们

的智慧和汗水。夏秋时节，烈日当头，炉火炙烤。一番铁锤飞
舞，一串叮当作响，一阵汗雨挥洒……产品接近成型时，掌钳
人熟练地将敲打好的铁器丢入水中，只听“嗤”的一声，倏然冒
出一阵青烟，淬火告竣。

古人云，人生有三苦：打铁、撑船、磨豆腐，一语道出打铁
人的艰辛。行走于老庆云一带的铁匠师傅，山东章丘人居多，
这些人常年在外奔波，风餐露宿，实属不易。他们的伙食以玉
米面尜尜为主，既方便，又抗饿。由于天天干力气活，饭量都很
大。一次，一名十五六岁拉风箱的小伙计连盛三大碗，师傅操
着浓重的山东口音调侃道：你打铁没劲，吃尜尜来劲了，日叼
日叼一碗，日叼日叼一碗……说得小家伙很不好意思，连我们
这些看客都乐了。

村民们加工最多的是各种农具和生活用品，主要有犁、耧
（脚）、耠子、耙，镐头、锄头、镰及菜刀、锅铲、门环、门闩等。在
那个农业相对落后、商品经济不太发达的艰难岁月，铁匠炉如
雪中送炭，应运而生，帮村人耕耘农桑，给人们生活带来方便，
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乡村不可或缺的一道亮丽风景。

“叮当……叮当……”清脆的打铁声从远古时空悠然飘
来，如今又将随着农业现代化的脚步悄然离去。怅然若失中想
起了那句经典歌词，“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
功”。匠心独具的“铁师傅”给我们以深刻启迪：“打铁先得自身
硬”。正是——趁热打铁干事业，炉火纯青做强人。

老行当

打铁匠
■王贵新

老物件

旧州出土的铁钱块

旧州单个铁钱块

满地的零散铁钱


